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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晋江话有五个被动标记“乞、度、传、与、献”。与其他闽南方言不同的是，“乞”既能用于长被动

句，也能用于短被动句。“乞”被动句的ＶＰ在体标记、补语、动宾、否定等方面与普通话有一些差异，
而语义与普通话的“被”相似。其他四个被动标记只能用于短被动句。“度”、“与”是方言变体，时间

层次早于“乞”。“与”没有漳州、厦门的双宾用法。“献”能用于双宾和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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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江位于福建省泉州市东南部，方言归属闽
语闽南方言北片。

被动句一般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狭义指

有形式标记的被动句，广义则还包括无形式标记

表示被动意义的句子。有标记被动式的格式为：

ＮＰ１＋Ｍ ＋（ＮＰ２）＋ＶＰ。Ｍ为被动标记。施
事ＮＰ２出现，称为“长被动句”（例如：他被公司辞
退了），否则则为“短被动句”（例如：他被辞退

了）［１］１６６。

本文只考察晋江话的有标记被动句。晋江话

的被动标记有五个：乞、度、与、传、献，它们都由表

示“给予”义的动词语法化而来。以往人们认为，

闽南话的被动句必须出现施事。我们发现，晋江

话的五个被动标记都能出现于长被动句中，但

“乞”还能出现于短被动句。

晋江话最常用的被动标记是“乞”和“度”，其

他三个被动标记较少使用，下面我们着重分析

“乞”和“度”。本文的晋江话例句来自笔者录制

的晋江话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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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乞

（一）本字和其他功能

“乞”在晋江话中有三种读音：［ｋｈｉｔ５］、
［ｋｈｉ４１］和［ｋｈｉ５］。［ｋｈｉｔ５］用于“乞食”（乞丐）、
“乞某”（讨老婆）。其他两种读法均用于被动句。

晋江话的“去”也读为［ｋｈｉ４１］。其他闽方言

点的“去”和“乞”不同音，下面是“乞”和“去”在

一些闽方言点的读音比较（见表１）：
通过方言比较，可知晋江、泉州的被动标记本

字为“乞”，而不是“去”。语法化过程经常会伴随

语音的弱化和脱落。晋江话的“乞”还可读

［ｋｈｉｔ５］，因此［ｋｈｉ４１］是发生了ｉｔ→ｉ→ｉ。

表１　闽语“乞”和“去”的读音比较
Ｔａｂ．１　Ｐｈｏｎｅｔｉｃ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乞”ａｎｄ“去”

闽语分区
方言点　　　　　

闽南

晋江 泉州 揭阳

莆仙 闽东 闽中 闽北 雷琼

莆田 福州 沙县 石陂 海康

乞 ｋｈｉ４１ ｋｈｉ４１ ｋｈｅ２ ｋ２１ ｋｈｙ２３ ｋｈ珓ｌ２１ ｋｈ珓ｌ２１３ ｋｈｉ２１

去 ｋｈｉ４１ ｋｈ４１ ｋｈ２１３ ｋｈｙ４２ ｋｈ２１２ ｋｈｏ２４ ｋｈ３３ ｋｈ２１

　　福建省的闽南话中，龙岩的“分”、厦门漳州
的“与”，均兼表给予和被动，只有泉州使用“乞”，

“乞”只表示被动。

很多汉语方言的“给予”义动词兼表被

动［２］４７。就闽语看，“乞”表示被动，在闽语各区均

有分布（据张双庆主持的“中国五省区与东南亚

闽方言的调查及综合研究”的语法调查表），在使

用“乞”被动标记的闽方言中，“乞”一般也表示

“给予”。现代泉州和晋江闽南话的“乞”不能表

示“给予”。广东的潮汕地区的揭阳闽南话也用

“乞”表被动，揭阳话的“乞”还可以表示“给予”

和使役（表示允许），例如［３］１９０：

（１）我乞伊粒球。（我给他一个球）
（２）我买粒球乞伊。（我买了一个球给他）
（３）我乞伊去拍球。（我让他去打球）
明代闽南戏文使用“乞”表示被动和“给

予”［４］１６４。因此，潮汕闽南话可能保留了更早期的

情况。泉州、晋江表示“给予”和使役，一般使用

“度”（或“与、传、献”）。

（二）句法结构

“乞”构成的被动句中，ＮＰ１和ＮＰ２的构成和
句法表现同普通话的“被”字句相同，下面我们主

要看ＶＰ与普通话不同的一些表现。
１．体标记
“Ｖ＋去”在晋江话表示完成体，“Ｖ＋嘞”为

持续体。它们均可以用于“乞”被动句。例如：

（４）苹果乞我食去。（苹果被我吃了）
（５）乞警察包嘞。（被警察围住）
“去”用于被动句，除了作为体标记外，有时

也用为补语，两者有区别。用为体标记，句末常可

以加“唠”，表示的是动作的实现。用作补语，句

末通常不可以加“唠”，ＶＰ前常有情态词。例如：
（６）肮脏解乞土□［ｓａ５］去。（脏东西会被

土吸掉）

例（６）中使用了情态词“解”，句末不能使用
“唠”，因此“去”是补语。

经历体出现于被动句，肯定形式与否定、疑问

形式有别。肯定式一般使用“八／有 ＋乞 ＋Ｖ＋
着”格式。

（７）伊有乞车撞着。（他曾经被车撞过）
没有“八”或“有”的“Ｖ＋着”也可以表示经

历体，但是用于被动句会有歧义。例如：

（８）伊乞车撞着。
意义１：他被车撞过。
意义２：他被车撞了。
例（８）中，表示意义 １时，“着”为经历体标

记。表示意义 ２时，“着”为表示完成的动相补
语。这种句子要表示哪种意义，根据语境而定。

单说倾向于将“着”理解为动相补语（意义２），所
以表经历时，“乞”被动句中一般不单纯使用“Ｖ＋
着”，而要出现“有”或“八”。

在疑问句和否定句中，“乞”前必须出现标

志，这时也倾向于使用“八”。例如：

（９）汝八乞恁老母拍着呢？（你有没有被你
妈妈打过？）

（１０）我唔八乞蛇咬着。（我没有被蛇咬过）
（１１）我无乞车撞着。（我没被车撞到／？？我

没被车撞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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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１１）中的“着”倾向于理解为补语。
２．补语
晋江话的 ＶＰ可以使用两种重叠结构，一是

动词重叠带趋向补语，一是程度补语重叠。两者

皆表示“悉数”。例如：

（１２）怀其松仔乞我挫挫起来。（那些小松树
全部被我砍掉）

（１３）家私头乞贼搬了了去。（家具全被贼偷
走了）

（１４）归乡里乞侬占甲澈澈去唠。（整个村庄
全部被人占了）

例（１２）是动词重叠接补语，如果没有补语则
句子不成立。例（１３）是动词后的补语重叠。补
语重叠的句子，动词与补语之间可以插入结构助

词“甲”［ａ５］，如例（１４）。
３．动宾
汉语被动句的一个特征是允许“非直接被动

句”［３］１９７。“非直接被动句”的结构为：ＮＰ１＋Ｍ
（＋ＮＰ２）＋ＶＰ＋ＮＰ３，其中受事ＮＰ１在话题位置，
称为“移动宾语”，ＮＰ３称为“保留宾语”。

晋江话的非直接被动句中，“移动宾语”和

“保留宾语”可以分别是直接宾语和间接宾语、领

有者－被领有物关系、部分－整体关系。例如：
（１５）笔乞我送度学生。（笔被我送给学生）
（１６）伊乞踢着腹肚。（他被提到肚子）
（１７）钱乞偷三百去。（钱被偷了三百）
这三种关系普通话也有。普通话还允许其他

关系［３］１９８。例如：

（１８）花被我浇了水。（普通话）
（１９）那块肉被我炒了青菜。（普通话）
（２０）那些棉花被我们装了麻袋。（普通话）
同样的结构，晋江话不能成立。这些句子可

以改成其他说法。例（１８）的一个近似说法是
（２１），意义上有所改变，表示浇花是不应该的。
例（１９）（２０）则一般使用连动结构表示。例如：

（２１）花乞我沃着水。
（２２）迄块肉乞我斫去炒菜。（那块肉被我砍

去炒菜）

（２３）怀其棉仔乞阮入入去布袋嘞。（那些棉
花被我们装入布袋里）

注意例（２３）的“入入去”不是动词重叠，而是
“入／入去”：第一个“入”是动词，意为“装”，其后
的“入去”意为“进去”。

４．否定
否定“乞”被动句时，使用否定词“袂”或

“无”，两者位置不同。

否定词“袂”只能出现在“乞”之前，表示认识

情态“不会”。例如：

（２４）袂乞土□［ｓａ５］去。（不会被土吸收）
否定词“无”能够出现在“乞”前，也能出现在

“乞”后。例如：

（２５）无乞我看着。（没被我看见）
（２６）后过我撮其若乞无入数，□［ｉａ３３］我唔

煞通赚钱。（以后我这些如果没有入账，那么我

岂不是赚钱）

例（２５）的“无”在“乞”之前。例（２６）说话情
景是“说话人收钱，然后由受话人记账”，说话人

担心自己收的钱没有被受话人入账。“我撮其”

是谓语动词“入数”（入账）的受事，“入数”的施

事（即受话人）省略。

如果ＶＰ是动补结构，则“无”可以出现在
“乞”之前，也可以出现在动补之间。以结果补语

为例：

（２７）ａ．鸡仔乞狗咬无着。
ｂ．鸡仔无乞狗咬着。
（２８）鸡仔乞狗无咬着。
例（２７）中，ａ句“无”在动补之间，否定的辖

域是补语“着”，意义是“狗实施了咬小鸡的动作，

但没咬着”。ｂ句“无”在动补之前，否定的辖域
是“咬着”，句子有歧义，一个意义和 ａ句相同，另
一个意义则“狗没有实施咬小鸡的动作”。当

“无”出现在动补之前时，“乞 ＋ＮＰ２”只能出现在
“无”后，像例（２８）那样出现在动补结构“咬着”
之前，句子就不合法。

（三）长被动句和短被动句

上面说过，晋江话“乞”构成的被动句可以是

长被动句，也可以是短被动句。例如：

（２９）我偷食乞伊看见。（我偷吃被他看见）
（３０）我乞踢着一下。（我被踢了一下）
例（２９）为长被动句，“乞”后有施事“伊”。

例（３０）为短被动句，“乞”后没有出现施事。
晋江话的“乞”被动句允许短被动句，这一点

和其他闽南方言的被动句的表现不同。李如龙指

出，泉州话的有标记被动句，被动标记后一定要带

着宾语［１２５］。ＸｕＨｕｉｌｉｎｇ也认为，揭阳话的“乞”
被动句一定要带有施事［１９３］。如果施事无定，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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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乞”后加上“侬”，例如：

（３１）ａ．伊乞踢一下。
ｂ．伊乞侬踢一下。（他被人踢了一下）
周长楫指出，厦门话的“与”用于被动句，施

事也不能省略，如果施事无定，也在“与”后加上

“侬”，“与侬”一般以合音形式［ｈ６］出现，其合
音过程为：“ｈ６＋ｌａ６→ｈ６”。［６］他将“ｈ６”写
作“互”，例如：

（３２）草埔无互踏否。（草坪没被踩坏）
周长楫认为，“互”是由“互 人”进一步虚

化成为纯粹表示被动标记的助词，不再需要出现

施事。［６］

晋江话的“乞”被动句施事无定时，也可以使

用“乞侬”。例如：

（３３）安呢解乞侬笑。（这样会被人笑）
但是这样的句子如果省略“侬”，直接说成

“乞＋ＶＰ”，句子就不成立。因此，“乞”短被动句
不是由“乞侬”省略“侬”而来。

有些短被动句“乞”后的施事可以补出来。

例如：

（３４）往过钱较大圆，一箍银，两箍银过共伊
贴出来，我说我缘题八箍啦，啥八箍若煞无看见

啊？伊说啊，乞乞迄其老菜姑扌带甲澈澈倒去唠。

伊无共汝报去若有啊。（以前的钱比较值钱，一

块钱，两块钱都要贴出来，我说我捐了八块啊，怎

么八块没看到贴出来啊？他说啊，全被那个老尼

姑拿回去了，她没将你捐的钱报上来，怎么会贴

呢）

（３５）倩菜姑，香烛度伊卖，一个月原在着乞
扌带五七百去。（请尼姑，香烛让她卖，每个月还是

需要被拿走五七百块）

例（３４）（３５）出自同一个对话中，说话人谈论
村庙聘请尼姑发生的事情（晋江话称尼姑为“菜

姑”）。例（３４）使用长被动句（其中的“乞乞”为
话语重复），例（３５）使用短被动句。两相比较，可
以看出例（３５）是“乞”后省略了“菜姑”。

有些“乞”短被动句难以补出施事，这时要么

无法确定，要么属于次要信息。例如：

（３６）面……便若乞煮变糊去就袂食得。（面
……一旦被煮糊了就不能吃）

（３７）过唔啊是袂晓得，惊啊乞伤身，则一直
嘞说汝去找阮师父哦，啊煞乞侬听见。（都是因

为不懂，怕被伤身，才一直说你去找我的师父吧，

却被人听见）

例（３６）谈论的是“煮面”，由于煮面的人不是
说话人关注的重点，因此施事不说出。例（３７）谈
论“法师做法事”，该例使用两个被动句，前一个

被动句“乞伤身”，受事承前省，按照常识，“伤身”

的施事是鬼，可能属于禁忌，不便说出。后一个被

动句使用“乞侬”。

还要指出的是，“乞”用于短被动句，要求 ＶＰ
为复杂性结构。上面揭阳话的例（３１ａ），晋江话
也不能说，说成短被动句要改为：

（３８）伊乞踢着一下。（他被踢了一下）
例（３８）的“踢”后面有补语“着”，句子才能

成立。

其他闽南方言点不允许短被动句，因此我们

认为，晋江话的“乞”短被动句不是固有的，是一

种创新。

（四）语义

普通话的被字句表示的语义一向有所争议。

最有影响力的是王力的“不如意说”：“被动式所

叙述，若对主语而言，是不如意或不企望的事，如

受祸、受 欺 骗、受 损 害，或 引 起 不 利 的 结

果等。”７［８８］

邵敬敏、赵春利认为普通话的“被”是“凸显

动作行为所影响对象的语用标记”［８］他们的论据

有三点：第一，对于无生命的东西，不存在如意不

如意的问题，如“树被风刮倒了”。第二，被字句

也可以用于表示积极意义的事，如“张艺谋被评

为２００４年度最佳导演”。第三，被字句的主语必
须出现，“被”字宾语可以不出现。

回到晋江话的“乞”被动句。第一点晋江话

符合。关于第二点，晋江话的“乞”被动句也能表

示积极意义。揭阳话的“乞”被动句也可以用于

表示积极意义的句子，ＸｕＨｕｉｌｉｎｇ认为是受到普
通话的影响，例如［３］１９６：

（３９）伊乞老师选作班长。（他被老师选为班
长）

（４０）昨暝乞侬请去食桌。（昨天晚上被人请
去吃喜酒）

这样的句子在晋江话也成立。不过像“张艺

谋被评为２００４年度最佳导演”这种承赐型被动
句［９］，一般要求出现施事。

关于第三点，如上所述，晋江话允许短被动

句，所以也成立。因此我们将晋江话的“乞”也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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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语用标记。

二、“度”和“传”

（一）本字与用法

“度”读［ｔｈ４１］。李如龙曾认为本字为
“予”［４］１６３，后认为本字为“度”［５］１２４。林宝卿为泉

州的“度”［ｔｈ４１］和漳、厦的“与”［ｈ４１］建立联
系，认为泉州话是早期语音的保留，厦门话则发生

了ｔｈ＞ｈ的语音演变［１０］。

梅祖麟则认为，“与”在闽南话的演变过程

为：ｇｌａｇｘ＞ｇａｇｘ＞＞ｈ［１１］１６５。梅祖麟没
有谈及泉州话的“度”。林宝卿先说明以母泉州

白读为ｔｈ，再根据端母演变为以母，得出两者有联
系。她举的以母泉州读 ｔｈ的证据之一是意为
“杀”的［ｔｈａｉ２］，认为其本字为“夷”。邓晓华、王
士元指出，闽语的“杀”是南岛语底层，无所谓本

字［１２］１６５－１６７。那么用“杀”作为证据似乎就不成

立。覃远雄指出，古以母字壮语的汉语介词可读

ｈ声母，桂南平话、粤语中也有不少今读 ｈ声
母［１３］。如此，则以母读ｈ可能是南方汉语的一个
特征，再由上古以母和透定母谐声［４］１６３，也可建立

起“度”和“与”的联系。因此，我们也认为泉州话

的“度”和厦门话的“与”是方言变体。

“度”与“与”的联系，在文献里也有所反映。

晚唐文献中有两者连用的例子：

（４１）遂度与天使弓箭。（《敦煌便文集·韩
擒虎话本》）［１１］１６８

（４２）鸳鸯绣出从君看，莫把金针度与人。
（《五灯会元·护国之禅师》）［５］１２４

我们在闽南戏剧文献中也检出一句两者连用

（“与”写作“予”）：

（４３）慢者乎，引公你说只话，度予边头打算
下。（《泉州传统戏剧丛书·朱买臣》第六出）［１４］

“传”读［ｔ２４］，声调有些地方读降调４１。李
如龙已经论证，其本字为“传”［４］１６２。“度”和“传”

的用法相同。下面句子中的“度”都可以换成

“传”（使用“传”语气较为生硬。“度”和“传”的

选用看来与个人喜好有关。一个趋势是“传”用

得越来越少，正在被“度”取代）：

第一，作为词汇动词“给”，能用于双宾式，其

前也可以是动宾短语。例如：

（４４）我两卷册度汝。（我两本书给你）
（４５）我度伊两卷册。（我给他两本书）

（４６）我骂一顿度伊。（我来骂他一顿）
第二，用作使役动词，表示致使、容忍、任凭

等。例如：

（４７）我写度汝看。（写给你看）
（４８）度我等归半日。（让你等了半天）
（４９）唔度汝入去。（不让你进去）
（５０）度伊去说，袂要紧。（让他说去，不要

紧）

第三，与“伊”构成“度伊”构式，表示处置。

这种格式中，动词要带补语，“度伊”放在动词和

补语之间。例如：

（５１）即只狗拍度伊死。（把这条狗打死）
（５２）菜食度伊了。（把菜吃完）
（５３）衫裤曝度伊焦。（把衣服晒干）［５］１２３

其中的“伊”不具有指称作用。

第四，与“我”构成“度我”，用于命令句。

例如：

（５４）饭度我食食嘞。（给我赶快把饭吃掉）
这种句子中的“度”也可使用“共”代替。

第五，用于被动句，引进动作的施事。例如：

（５５）偷食度侬看着。（偷吃被人看到）
下面我们来看“度”与“乞”的不同。

（二）“度”与“乞”的区别

现代晋江话中，“度”一身兼五职，“乞”只能

表示被动。如果现代潮州话的“乞”的用法反映

了较早期的闽南话的情况，则可以推论，泉州话的

“乞”早期也可以表示“给予”、使役、处置等，后来

这些功能陆续被“度”所取代。

那么，“乞”的被动用法为什么没有一并被取

代？通过比较发现，现代晋江话的“乞”和其他被

动标记形成一定的分工。这或许是被动标记

“乞”得以保留的原因。

第一，“乞”能用于短被动句，“度”不行。前

面我们已经举了“乞”用于短被动的句子，又如：

（５６）手机参录像机过乞敲破。（手机和录像
机都被敲破）

如果将这种句子中的“乞”换成“度”，句子就

不合法。

第二，有些“乞”被动句换成“度”，句子会有

歧义。容易产生歧义的有两种情况，一种是 ＶＰ
为连动式，一种是ＶＰ为动补结构。

先看连动式。例如：

（５７）牛乞伊借去犁地。（牛被他借去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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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８）ａ．牛度伊借去犁地，犹未牵来。
ｂ．牛度伊借去犁地，无伊后摆唔物件借汝。
例（５７）的 ＶＰ为连动式，其中的“乞”表被

动。将（５７）的“乞”换成“度”，说成（５８），根据语
境，（５８）可能有两种意义：ａ句表示被动，意义是
“牛被他借去犁地，还没还回来”。ｂ句则是说话
人对受话人的劝告，“牛让他借去犁地，不然以后

他不会借东西给你”，这里的“度”表使役。

第二种情况，ＶＰ为动补结构的“度”字句，根
据语境可能表示已然或未然，例如下面这句话有

歧义：

（５９）怀其松仔度我挫挫起来。
意义１：那些松树被我全部砍掉。
意义２：给我把那些松树全部砍掉。
表示意义１时，句子为已然，“那些松树”是

受事，“我”是施事，“度”表示被动。表示意义２
时，句子为未然，其中的“度我”表示命令。有些

句子只能表示已然，这时就不会有歧义。例如：

（６０）家私头乞贼搬了了去。（家具全部被贼
偷走）

例（６０）只能表示已然，“贼”是施事，“家私
头”是受事，将其中的“乞”换成“度”，句子依然只

能表示被动。

第三，我们在前面提到，与普通话相同，“乞”

被动句也能表示积极意义，这样的句子有些不能

使用“度”替换。例如：

（６１）伊｛乞／度｝老师选作班长。（他被老
师选为班长）

（６２）昨暗｛乞／度｝侬请去食桌。（昨天晚上
被人请去吃喜酒）

例（６１）只能使用“乞”。其他表示积极意义
的被动句，则也可以使用“度”，如例（６２）。

除了这三种情况外，“乞”被动句都能使用

“度”替换。能用“度”的被动句，“度”都能说成

“乞度”，“乞度”连用的存在也表明两者处于竞争

之中。

从历史上说，“度”更古远。“乞”从中古到近

代都说，有些官话说成“吃”。

三、其他被动标记

（一）与

“与”读［ｈ４１］。这个字还有三种写法：
“互”、“予”、“护”。林宝卿、梅祖麟都认为本字

是“与”［１０－１１］。

梅祖麟将闽南话的“与”和《祖堂集》、《敦煌

便文集》中的“与”用法进行比较，认为它属于闽

语的晚唐层次［１１］１７１。根据江蓝生，先秦文献中给

予动词“与”已经可以表示使役和被动（表示被动

的用例比较少见）［１５］２２８。看来，闽南话“与”的时

代要更早。

总体上，晋江话的“与”使用得不多，“不够地

道，是外路口音”［４］１６２。这与其他闽南话形成鲜明

对比。

厦门、漳州、台湾闽南话中，“与”的用法和晋

江话的“度”用法相同，可以用于双宾、致使、处置

和被动等，例如：

（６３）我与汝一百箍。（我给你一百块）
（６４）我送一百箍与汝。（我送一百块给你）
（６５）我读与汝听。（我读给你听）
（６６）衫裤曝与伊焦。（把衣服晒干）
但是，晋江话中，“与”只能用于使役、处置、

被动，不能用于构成双宾。例如：

（６７）后生家若有机会，着与伊走出去。（年
轻人如果有机会，要让他走出去）

（６８）厝里扫与伊清气。（把房间打扫干净）
“与”用于被动句时，厦门话只能组成长被动

句。施事无定时，“与”可以与“侬”合音成

［ｈ６］，表示的是“被人家……”［６］。例如：
（６９）衫与风吹去。（衣服被风吹走）
（７０）册与偷去。（书被人偷走）
晋江话“与”用于被动句，也只能是长被动

句，但不能形成合音［ｈ６］。
（二）献

“献”读［ｈ珓ａｉ４１］。这个被动标记前人未论及。
我们认为，ｈ珓ａｉ４１和另一个表示“给予”的词 ｈ珘ｕｉ４１有
联系，它们的本字应为“献”。献，山摄开口三等

愿韵去声晓母，《广韵》许建切：“进也。”晋江话的

山摄部分开口字白读有 珓ａｉ～珘ｕｉ两个层次，如：莲
#

硬间楝前。这些字厦门漳州白读一般只有 珓ａｉ的
层次。

ｈ珓ａｉ４１与 ｈ珘ｕｉ４１有所分工：ｈ珘ｕｉ４１限于“红白喜事
赠送物品”，ｈ珓ａｉ则可用于一般性的给予，与“度、
传”同义。ｈ珘ｕｉ４１不能表示被动，ｈ珓ａｉ４１则可用于表示
被动（但是没有在晋江全境使用）。洪波、赵茗认

为，汉语史上“赐”不能表示被动，原因是其词汇

意义包含“强烈的敬体色彩”［１６］４１。这可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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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珘ｕｉ４１为何不能表示被动。
献［ｈ珓ａｉ４１］用于双宾和被动，不能用于使役和

处置式。例如：

（７１）即卷册献汝。（这本书给你）
（７２）我献伊一张门票。（我给他一张门票）
（７３）偷挽龙眼献伊看着，汝就解夭寿。（偷

摘龙眼被他看到，你就会完蛋）

四、结语

晋江话有五个被动标记“乞、度、传、与、献”。

前人一般认为，闽南方言的被动句没有短被动句，

但是晋江话的“乞”既能用于长被动句，也能用于

短被动句。我们还讨论了“乞”被动句的ＶＰ的构
成。通过与普通话的“被”比较，发现“乞”的语法

意义跟普通话的“被”基本相同。

其他四个被动标记都不能用于短被动句。现

代晋江话的“度”一身兼五职，这和“乞”只能用于

被动句形成鲜明对比。根据现代潮州话的情况，

“乞”曾经应该也具有现代“度”的各种语法功能。

除了作为被动标记外，“乞”的其余功能到现代都

被“度”取代。我们认为“乞”的被动标记功能没

有被“度”取代的原因是两者在表示被动上具有

一定的分工。

其余三个被动标记中，“传”与“度”的使用最

为接近，不过用得不如“度”多。“与”属于外来层

次。“献”未见于前人论述，我们指出它也有表示

被动的功能。

参考文献：
［１］邓思颖．汉语方言语法的参数理论［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
［２］周士宏．汉语被动标记的类型学考察［Ｊ］．汉语学报，２００５（３）：４５－５０．
［３］ＸｕＨｕｉｌｉｎｇ．ＡｓｐｅｃｔｓｏｆＣｈａｏｚｈｏｕＧｒａｍｍａｒ：ａｓｙｎｃｈｒｏｎｉｃ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Ｊｉｅｙａｎｇｖａｒｉｅｔｙ［Ｍ］．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２００７．
［４］李如龙．泉州方言“给予”义的动词［Ｃ］／／李如龙．方言与音韵论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吴多泰中国

语文研究中心，１９９６．１６２－１６６．
［５］李如龙．泉州方言的动词谓语句［Ｃ］／／张双庆，李如龙．动词谓语句．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１２１－１３５．
［６］周长楫．厦门话的被动句［Ｊ］．厦门大学学报，１９９３（３）：８０－８５．
［７］王力．中国现代语法［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５．
［８］邵敬敏，赵春利．“致使把字句”和“省略被字句”及其语用解释［Ｊ］．汉语学习，２００５（４）：１１－１８．
［９］邢福义．承赐型“被”字句［Ｊ］．语言研究，２００４（１）：１－１１．
［１０］林宝卿．闽南方言若干本字考源［Ｊ］．厦门大学学报，１９９８（３）：９５－９９．
［１１］梅祖麟．闽南话ｈ“给予“的本字及其语法功能的来源［Ｃ］／／何大安，曾志朗．永远的 ＰＯＬＡ：王士元先生七秩寿庆

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语言学研究所，２００５：１６３－１７３．
［１２］邓晓华，王士元．中国的语言及方言的分类［Ｍ］．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９．
［１３］覃远雄．平话、粤语与壮语“给”义的词［Ｊ］．民族语文，２００７（５）：５７－６２．
［１４］泉州地方戏曲研究社．泉州传统戏曲丛书：第四卷［Ｍ］．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２０００．
［１５］江蓝生．汉语使役与被动兼用探源［Ｃ］／／近代汉语探源．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１：２２１－２３６．
［１６］洪波，赵茗．汉语给予动词的使役化及使役动词的被动介词化［Ｃ］／／沈家煊，吴福祥，马贝加．语法化与语法研究

（二）．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５：３６－５２．

（责任编辑：许秀清）

７３１


